附錄：活動5教材
三叉山事件反省教材之三

台灣的族群融合
三叉山事件是一件跨國的救難義行，依據施添福教授的調查報告，參加第一、二陣搜索隊的人員，共有92人，遇難犧牲26名。若依族群分類，則有：阿美族三十名（遇難十二名）、平埔族二十一名（遇難一名）、日本憲兵十八名（遇難七名）、漢族十五人（遇難二名）、日本警方四名（遇難二名）、布農族三名（遇難一名）、卑南族一名（遇難一名）。

三叉山事件不僅是一件跨國的救難義行，更是一件多族群合作的救難工作。台灣是一個多樣族群的國家，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王甫昌指出：「台灣有四大族群，閩南人約71％至73％，內地人（俗稱外省人）13％至15％，客家人約12％，原住民約2％」（朱真一，2000）台東縣的原住民約占全縣人口的三分之一，是原住民比例最高的縣份。在平時，各族群合睦相處，甚至已經無法分辨，自己是屬於哪一個族群了！名作曲家蕭泰然在「福爾摩沙鎮魂曲」的論述中說：「台灣住民大多為漢人與原住民混血的後代，台灣已成了真正的鎔爐！」
      其實，無論在中國或台灣，已經很難找到真正純種的「漢人」了！因為「五胡亂華」時期，中國已產生第一次大混血；後來元朝的蒙古族及清朝的滿族，紛紛入主中原，又產生一次混血。中國的趙桐茂、日本的松本秀雄及美國的Schanfield，三人利用免疫球蛋白(Immnoglobulin)的血緣研究報告指出：中國的北方人，大多是漢人與胡人混血的後代；中國的南方人，大多是漢人與百越族、彝族混血的後代（朱真一，2000）。

清朝統治台灣共211年﹐其中有106年（從1684到1790年），對於移民台灣，採取嚴格禁止與限制。包括：頒佈渡台禁令、嚴格限制移民來台、渡台者必須申請執照、而且只准單身前來（註：1732年起，准攜眷來台），其目的在防止鄭成功與「反清復明」的勢力復僻。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的單身漢，就這樣與原住民聯姻混血，根據朱真一（美國聖路易大學及Cardinal Glennon兒童醫院小兒科教授）利用「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」做血緣檢定，在2000年的研究報告指出：「台灣目前的漢人，每人平均含有15%的原住民血統。」另外，花蓮慈濟醫院的HLA（人類淋巴球組織抗原）實驗室，亦利用HLA算出：目前台灣的客家及福佬，每個人的血液中，平均含有13%原住民的血統。高雄醫學院陳順勝教授，曾以 HLA交叉比對研究台灣的血緣，發現台灣現有住民，88﹪混有原住民血統。（朱真一，2000）其研究結果雖然引起爭議，但對照台灣的移民史，仍有其參考的價值。
在十七世紀荷蘭人、漢人移入台灣之前，居住台灣的原住民是屬於「南島語系」(或稱「印度尼西亞語系」)民族。原住民族呈現多元而複雜情形，約略分為二十個族群，習慣被區分成「平埔族」和所謂「高山族」(日治時代稱「高砂族」)。所謂「高山族」，其體質與文化特色，至今大底尚清晰可辨(有九族或十族之分)，至於平埔族(也分為九族或十族)則已模糊難分。在漢人、荷蘭人來台之前，從台灣北端，沿著西部平原，一直到恆春半島，以及東北的宜蘭平原，散居著許多平埔族。經過300多年，受到外來移民的通婚、同化，以及生存的需要，平埔族的文化特色逐漸與漢人難以區分，而形成一體了。
可是，到了選舉，台灣族群問題的「那根筋」，就被挑動與操弄。對政治人物而言，操作「族群」議題，換取選票，雖然不道德，會造成族群對立和社會撕裂。但在情感上，以「族群受壓迫」來動員族群選票，只要做得不過分，是一種有效的選舉策略。不過，操作族群議題，爭取選票，很容易上癮，會讓政治人物不斷「重施故技」。也容易讓政黨產生惰性，不認真問政。
   我們居住在台灣，不管是哪一個族群，都一樣是台灣的主人，我們是一個「生命共同體」。法國、德國是「世仇」，但為了全民的福祉，都能捐棄成見，共組「歐盟」，頒布「歐洲憲法」可見其眼光與魄力！我們一個小小的台灣島，還有什麼好分彼此？更何況台灣的人民，身上都流動著共同的血液呢！
